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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在以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以创新驱动为

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 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

高颇为显著, 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稳步上升, 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出

现了新的变化, 均呈现波动式下降。 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

低水平稳定且增长缓慢状态,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瓶颈。 理论分析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就数字经济时

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 资本技术构成受

到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劳动报酬占比; 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

占比的影响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 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劳动报酬

占比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 因此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

特征, 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比重并增加低收入群体报酬; 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 “双重”
所有制结构变革, 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特点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 促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 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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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份额即劳动报酬占比, 是度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

同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程度的重要指标, 直接体现着劳动者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的分享

程度, 劳动报酬占比高意味着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多, 而劳动报酬占比低则意味着劳动

者分享其成果少。 正如费尔德斯坦 (Feldstein) 所指出的, 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重要的宏观

经济变量, 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而且决定着劳动与资本两个要素之间的分配[1] 。
正因如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本着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明确提出 “坚持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2]

的经济发展目标, 而国家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其落实在 “优化收入分

配结构” 和 “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 中, 明确提出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3] , 同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

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使全体人

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4] 的经济发展要求。
当前伴随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优化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

以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逐步上升为当代中国的

国家战略, 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智能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

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

高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不争的共识;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近年来 “我国劳动报酬收入

占 GDP 

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5] , 尽管理论界 “对其阶段变动及横向国际比

较差别看法不一” [6] , 但 “长期以来, 劳动报酬份额偏低一直是我国功能性分配存在的主要

问题” [7] , 即使近年来随着要素市场环境的改善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而略有改变, 但这一

主要问题的长期存在致使我国的 “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8] ,
呈现为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和增长缓慢的发展走势。 如何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收入分配的现

状和走势, 进而尽快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比, 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与这一发展瓶颈相关联的问题是, 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走势究竟如何?

目前的这一现状和走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造成目前这一现状和走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何改变目前的这一现状和走势? 对这些问题, 理论界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研

究, 所取得的成果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比问题, 有助于

制定改革收入分配的政策以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应当看到, 解决提

高劳动报酬占比的上述相关问题, 不仅是解决收入分配的关键性问题, 而且也是解决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提升的根本性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可知, 破解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科学回答与之相

关的问题, 不能仅局限在收入分配层面, 而应立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现实, 深入其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高质量模式的内部。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提出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为我

们破解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科学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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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 同时应看到, 由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其概念界定中, 内在包含着辩证统

一的矛盾两方面———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 并且马克思分别对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

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等三个概念进行了逻辑一贯的科学界定。 也就是说, 这三个概念是

各有其内在规定性的, 既相互联系而不能随意割裂, 又相互区别而不能相互混淆, 因此可将

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资本三大构成理论”。 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从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代中国经济之现实维度, 拟就资本三大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占

比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国家 “十四五” 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稳步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性建议,
旨在推进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发展、 破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以达到有效提高我

国劳动者报酬占比, 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问题, 中外理论界诸多专家学者依据自己

的背景知识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

截然对立的结论性观点。 对这些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和系统研究, 探寻其造成结论性观点差异

的原因, 有助于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学术理论的创新。
1. 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理论中揭示的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断提高的规律, 不仅在机器大工业

时代得以证实, 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同时应当看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国内外经济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围绕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及其变化趋向不断提高的规

律, 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深入研究, 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1)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根据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代表性观点:

一是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计量方法的研究。 高峰、 段进朋、 李刚按价值周转额之比计算资本有

机构成, 其方法是用固定资本价值预付额和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之和比上可变资本价

值年周转额, 但是此方法不易得到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的统计资料, 同时没有剔除价

格因素[9-10] ; 郑佩玉、 冉光和、 郑久平认为, “资本有机构成应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预付固

定资本总额和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总额之和与年工资总额之比” [11-12] 。 二是关于资本价值构

成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 主要围绕资本有机构成是否直接等价于资本价值构成问

题而提出的观点。 爱德华 (Edward) 强调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区别, 并指出这

种区分是基于不同抽象水平的[13] ; 仇启华、 谢德沅、 黄苏早在 1980 年就采用固定资本与工

资基金之比表示资本有机构成, 同时指出不存在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不反映

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两种形式[14] ; 而吕庄、 冯世新则认为用固定资本与工资基

金之比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不科学, 因为它仅反映了资本的价值构成[15] ; 高峰同样认为, 资

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可能来源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 也可能来源于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 二

者不能完全等同[9] 。 三是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指标选取的观点。 部分学者把资本价值

构成中的不变资本直接等价于固定资本投资, 把资本技术构成中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等同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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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投资, 如仇启华、 谢德沅、 黄苏认为, 固定资本和工资基金之间的比例以及不变资本

转移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可以反映资本有机构成变动[14] ; 由于不易得到不变流动资本价值

年周转额的统计资料, 段进朋、 李刚采用 “以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价值近似代替不变资本

价值” 作为推算依据, 认为不会影响总体趋势[10] 。 还有学者结合现代经济发展, 对不变资

本与可变资本指标进行扩展, 如马艳将科技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的作用考虑在内, 对资本有

机构成进行了外延和内涵、 阶段性动态变化和长期动态变化的区分[16] ; 罗润东、 崔如慧在

不变资本中增加了结构资本, 可变资本中增加了人力资本收益[17] 。
(2)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 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

有三种[18] : 一是 “肯定论” 的观点。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

断提高的理论在今天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随着资本垄断性程度的提高、 资

本积累的持续加强、 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蓄势待

发, 资本有机构成仍将继续保持提高的趋势[9,19-22] 。 二是 “否定论” 的观点。 持该观点的

学者认为马克思所阐发的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断提高的理论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产物, 并不

适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信息经济、 知识经济以及日趋成熟的数字经济时代。 这些学

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 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资本

有机构成不仅没有提高, 而且其呈现出下降的新趋势[13,23-24] 。 三是 “阶段论” 的观点。 持

该观点的学者认为, 伴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经济形势、 产业结构出现空前的改变, 资本

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规律也会发生 “较大的曲折”, 从整体上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呈现为

分阶段的提高和下降[16,25-27] 。
2. 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及其变化问题的研究早于国内, 早期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劳动报酬

占比是稳定不变的。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学者们发现劳动报酬占比并不是稳定不变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使得学者们重新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国

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及其变化的研究晚于国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逐

渐加剧, 以生产要素为分配依据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 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引起

了学者们的关注。
(1) 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研究。 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劳动报酬占比趋势进行了理论

与实证研究, 国外早期学者们认为劳动报酬占比保持稳定状态, 即 “卡尔多典型化事

实” [28-30] , 随着经济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是变化的且呈现先下降, 后上升的

“U” 型趋势[31-32] 。 我国关于劳动报酬占比的研究晚于国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分配不

平等程度逐渐加剧, 以生产要素为分配依据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 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

的趋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并不是呈现稳定不变的状态, 而是呈现显著

的变化, 由于统计资料与劳动报酬测量口径发生变化, 我国劳动报酬数据与真实情况可能存

在一定差距, 使得学者们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走势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 早期学者李扬

测算了 1955—1990 年间的劳动报酬占比, 他认为劳动报酬占比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保持 50%
的稳定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持续上涨[33] ;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研究了世界各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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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呈现 “U” 型规律, 同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趋势基本符

合该规律, 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34] ; 李琦通过劳动者报酬、 雇员报酬

以及包含个体业主和农户劳动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三个测量维度估算了 1993—2007 年间劳

动报酬占比变化, 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从 1995 年以后均呈现出下降趋势, 并且在 2002 年

之后加速下降[35] ; 张车伟、 张士斌认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不严重, 但第二、 三产

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处于低水平, 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

进程中不同的 “非典型” 特征[5] ; 张军、 罗长远应用省际收入法数据研究发现, 中国劳动

报酬占比普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且中国劳动报酬占比还在不断下降[36] ; 2010 年之后学者

的研究结果出现了新变化, 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37-40] 。
(2) 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 要素替代弹性、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

系、 人力资本等角度[20,41-43] 。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变动、
技术进步、 劳资力量对比和国家政策性引导等方面。 如罗长远和张军等人认为产业结构的调

整是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之一[36] ; 周申和杨红彦利用工业部门 21 个细分行业的面

板数据研究发现, 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容忽视的原因[44] ; 翁杰和周礼利用

我国 1997—2008 年工业部门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

比的影响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45] ; 张筱璐基于马克思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原理分析

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没有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39] 。
3. 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及占比的影响

学者们研究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与收入差距的联系, 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劳动

报酬占比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 但以上研究都是为了弄清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从

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提高劳动报酬的措施, 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1)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 刘冠军、 李鑫研究发现人工

智能技术确实对我国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从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 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

度[18] ; 孔祥智、 张琛、 张效榕研究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时发现其在 2008 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

降态势, 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导致的[46] ; 方达、 郭研在探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

收入差距时发现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 “创造效应” 与 “替代效应” [47] ;
冉光和、 郑久平认为就全国整体而言, 维持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变化, 不但具有均衡收入分

配、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 而且通过对资本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能够充分发挥资源的

比较优势, 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竞争力, 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12] 。
(2)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研究。 荀关玉根据资本有机构成与

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来推断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重要因素, 研

究发现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资本有机构成是先提高然后降低的发

展趋势, 与之相适应, 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48] ; 罗润东、 崔如慧从资

本有机构成的收入效应角度分析提高劳动收入的关键点应放在对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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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上, 尤其是在当代技术进步条件下, 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存在收入效应, 提高劳动收入

的关键点应放在对资本有机构成调整上,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优化要素分配结构, 实现经济平

稳增长[17] 。
4. 文献评析、 问题梳理和研究思路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结晶, 其内涵丰富且

要义深邃。 就资本有机构成概念而言, 自身固有辩证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即资本技术构成和

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有机构成范畴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二重性, 并在投资与消费、 资本与劳

动、 生产与流通、 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等诸多关系中得以体现, 直接反映着经济结构优劣状

况和社会分配的合理程度。 同时, 在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面临着

以信息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发应用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深刻影

响, 致使当今理论界在运用马克思这一理论考察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

时, 对其经典理论根据的理解和把握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 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

点, 可谓是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是受数据获得的限制, 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计量采取

了简约方式。 二是受资本有机构成内在包含着辩证统一的矛盾两方面的影响, 在处理资本价

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时, 甚至直接将资本有机构成等价于资本价值构成。 三是

资本有机构成的 C 和 V 两个构成要素, 在指标的选取上也存在颇大的分歧。 因此, 如何扬

弃理论界既有成果并在准确理解资本三大构成科学内涵基础上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资本有机

构成理论分析框架是本文研究的首要问题。
同时, 由于学者们对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存在着较大的观点差异, 因此他们

依据各自的理解和所能获得的现实数据资料而采用了不同的实证方法, 对资本有机构成变化

趋势的研究得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既有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趋势相一致的

“肯定论” 观点, 也有与之截然不同的 “否定论” 观点, 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 “阶段论”
观点。 我国目前处于努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阶段, 其资本有机构成变

化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指标和测算方法来考察数字经济背景下当代中国

的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
再者, 关于劳动报酬占比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学者们认为劳动报

酬占比是变化的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趋势, 但是理论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

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没有深入分析劳动报酬占比在当今时代的新趋势; 部分学者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原因, 但是没有进一步来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产

业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了劳动报酬占比, 尤其是在当今数字经济背景下, 忽略了信息技术的作

用。 学者们的研究也发现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直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尝试从资

本有机构成角度去寻找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方法, 但是没有深入资本三大构成与我国三大产

业内部。 因此, 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 深入当代中

国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高质量模式的内部, 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框架下考察

分析资本三大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基于上述文献评析和问题梳理, 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为: 首先, 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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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概念内在包含的辩证统一的矛盾两方面即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 以及马克思分别

对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等三个概念所赋予的内在规定性, 确立既相

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三大构成的分析框架。 其次, 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对马

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模型进行扩展, 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了信息技术因素, 来研究我国资本技

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趋势。 再次, 对我国劳动报酬

占比新趋势进行探究, 并从产业结构角度深入探究劳动报酬占比新趋势。 最后, 探究资本三

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的关系, 分析资本有机构成新趋势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产生

怎样影响, 从而提出稳步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经济学方案。

三、 测算方法、 指标界定和模型构建

为了从经济运行机制本质层面探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规律, 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

成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影响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作用机制。
1. 劳动报酬占比的测算方法及其变化的经济本质

(1) 劳动报酬占比概念界定与测算方法。 2021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将劳动报酬定义

为: 劳动者由于从事生产活动而得到的全部报酬收入。 既包括货币形式的报酬, 也包括实物

形式的报酬, 具体而言, 它由两块组成: 工资及相关所得和企业社会保障给付, 但是它不包

括企业发放的困难补助和救济补助, 因为这两项与劳动无关。 还需说明的是, 自我雇佣者的

经营性收入本不应计入劳动报酬, 而是应当记为混合收入和营业盈余, 但在 2004 年前国家

统计局实际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 仍将自我雇佣者的经营性收入计入了劳动报酬。 2004 年

之后将个体经济中自我雇佣收入计入资本收入, 使实际的劳动收入占比测算偏低。
劳动报酬占比就是指劳动者报酬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即 LS = 劳动者报酬

GDP 。
目前有关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数据, 不同来源的数据给出的结果并不

相同。 归纳起来看, 目前了解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所依据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

是投入产出表数据, 该表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按产业部门分类的要素收入数据。 二是资

金流量表数据, 该表提供了政府、 企业和居民的要素分配数据, 主要用于研究政府、 企业、
居民三个部门要素收入分配变化。 三是地区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劳

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 省级收入法 GDP 数据所核算

的劳动报酬与另外两种数据中的劳动报酬相比具有连续性, 更有利于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

化趋势进行分析。 由于三种数据处理方式存在差异, 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占比具体数值不一

致, 但是变化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 本文研究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趋势的同时涉及以上三种来

源, 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历年统计年鉴。
(2) 劳动报酬占比的经济学本质。 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事实上是我国生产要素分配份

额的变化, 劳动报酬占比发生变化意味着总产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
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以及各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对我国总体要素分配份额产生影响

的过程。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了资本与劳动两要素的投入情况, 而劳动报酬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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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两要素的分配情况,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

的就业水平以及劳动报酬占比情况, 通常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值说明该企业或者该国家属

于资本密集型, 采用较多的物质资本与先进的技术。 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则意味着该国家或

者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 采用较多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2. 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的资本三大构成指标界定与模型构建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也提高了资本技术

构成, 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受到可变资本的影响可能趋于下降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停

止, 资本有机构成尤其是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 资

本有机构成作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看似也是不变资

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 但在实质上主要指的是总资本在不变资本与劳动力工资间的分配情

况。 因此, 依据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经典性规定和当代中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智能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 对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三大构成及其变化趋

势的指标和测算方法进行如下的界定。
(1) 指标界定。 在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中, 不管是资本三大构成还是内在包含的

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 都涉及两个核心要素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因此首先需要

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部分的影响因素进行指标界定。
不变资本的指标界定。 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 不变资本是指购买生产资料的

资本, 它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只转移价值而没有发生价值量变化。 按照马克思的类型划

分, 不变资本分为不变固定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 前者主要指用于购买机器、 设备、 工具、
厂房等耐用劳动资料, 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能逐次转移而非一次性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

本; 后者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原料、 燃料、 辅助材料等非耐用劳动资料, 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

能够一次性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经济时代, 机器设备是工厂企业生

产的必备 “硬件生产资料” 和有形的必要物质条件; 而现今的数字经济时代, 企业生产不

再只是依靠有形的机器设备等 “硬性生产资料”, 而无形的信息技术和数据等 “软性生产资

料” 成为企业生产和生存必备的重要条件[49] 。 因此, 本文在计算资本有机构成时, 不变资

本价值 C 包含三个部分: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与信息资本。
关于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 研究人员大都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49-50] , 计算公式是:

Kt = Kt-1(1 - δt) + It (1)
　 　 其中, Kt 表示第 t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Kt-1 表示第 t - 1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δt 表示第 t 年
的折旧率, It 表示第 t 年的固定资本投资额。

关于流动资本的计算: 即中间耗用占用资本的计算。 由于中间耗用的原材料价值并不列

入国民收入, 统计资料中并没有中间耗用的相关数据。 本文用存货的相关数据加以替代, 公

式为:
St = ∑t

i = 1
Si·τi (2)

　 　 其中, St 是第 t 年的流动资本量, Si 是第 i 年的存货增加量, τi 是第 i 年的存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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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资本的计算: 参考沈赏的研究[51] 并从可获得性角度考虑, 主要包括电信、 广

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可变资本的指标界定。 马克思将可变资本定义为能够创造出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

资本, 即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 该部分资本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同于不变资本, 除了将自

身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 同时还能够生产出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 这部分超出自身价值

的价值, 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是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形式而存在的, 但在当今的

数字经济时代, 由于可变资本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所代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已经转换为因

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资本投资而呈现的人力资本或 “劳动力资本” 价值, 即数字经济时代的

可变资本内在地包含着购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超出该价值的购买 “劳动力资本” 的价值,
其实质是内化在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体内的 “以科学知识、 技术技能和信息储备为主要内容

的精神生产资料本身” [52] 的价值。 因此, 本文的可变资本 V 包含两部分, V1 为不包含信息

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 V2 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

总额。
(2) 模型构建。 本文为简化分析, 假设传统工业部门只进行物质资本投资, 只使用低

技能劳动者; 信息产业部门则只进行知识资本投资, 只使用高技能劳动者。 传统工业部门的

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 可变资本主要是一般劳动补偿, 即传统意义上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 而信息产业部门的不变资本则是信息资本, 可变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本收益。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指出: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叫作资

本的有机构成[53] 。” 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内在包含着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两个方面,
因此需要对资本的这三大构成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和计量。

首先来看资本技术构成的计量。 马克思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对资本技术

构成作了规定, 明确指出 “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 这种构成是由所使

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 [53] 。 为了准确

表达马克思关于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规定, 本文采用 δ(C1 + C2) 来表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量, δ 为该年的折旧量。
TCC =

δ(C1 + C2)
L + H

= δ λ·rK
L

+ (1- λ)· iI
H

é
ë
êê

ù
û
úú (3)

　 　 其中, TCC 为资本技术构成, C1 指传统的不变资本即固定资本与不变的流动资本, C2
指信息资本, r 表示传统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i 表示信息产业部门的信息资

本投资的价格指数, K 是指固定资本与不变的流动资本存量, I 表示信息资本, L 表示低技

能劳动者人数, H 表示高技能劳动者人数即信息产业部门劳动者人数, λ代表传统工业部门

的权重, 本文假设 λ= L
L + H , λ∈ (0, 1), 此时资本技术构成表示为:

TCC =
δ(C1 + C2)

L + H
= δ L

L + H·rK
L

+ H
L + H· iI

H( ) (4)
　 　 信息产业部门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会导致传统工业部门机器设备的升级换代, 即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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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影响的。 假设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物质资本的影响是 K = θ1·H , 其中, θ1 表示技能

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高技能劳动者人数变动对传统工业部门物质资本的影响程度。 那么, 全

社会资本技术构成的表达式是:
TCC =

δt(C1 + C2)
L + H

= δt
L

L + H·rK
L

+ H
L + H· iI

H( ) = δt
L

L + H·rθ1·H
L

+ H
L + H· iI

H( ) (5)
　 　 再来看资本价值构成的计量。 马克思在从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对资本技术构

成作了规定的同时, 也对资本的价值构成作了规定, 明确指出 “从价值方面来看, 资本的

构成是由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 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

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 [53] 。 依据马克思的这一规定, 资本价值构成是作为生产资本的

不变资本 C 与作为劳动力工资总额的可变资本 V 的价值比值, 在此考虑到劳动力要素价值

变动, 用公式表示为: 资本价值构成 VCC=不变资产投资 C / 工资总额 V。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

了更好地分析数据要素对经济、 就业的影响, 我们将资本价值构成 (VCC) 表示为:
VCC =

C1 + C2
V1 + V2

= λ· rK
wL

+ (1- λ)· iI
hH

= L
L + H·rθ1H

wL
+ H
L + H· iI

hH (6)
　 　 其中, V1 为不包含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 V2 为信息传输、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 w 表示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指数, h 是高技能劳动者工资

指数。
最后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的计量。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之间存在

密切的相互关系, 为了表达这种关系, 他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

本价值构成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为了在资本有机构成公式中凸显出资本技术构成对资本

有机构成的决定作用, 同时能够在资本有机构成中体现出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影响, 本

文将资本有机构成 (OCC) 公式表示为:
OCC = C

V ∗α = λ· rK
wL

+ (1- λ)· iI
hH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 λ·rK

L · 1
w

+ (1- λ)· iI
H · 1

h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7)

　 　 其中, α 代表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比率, αt = TCCt -TCCt-1, TCCt 为第 t 年资本技术构

成, TCCt-1 为第 t-1 年的资本技术构成。

四、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新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数字经济时代, 这是继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诞

生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 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 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 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 实现价值增值和效率提升,
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究竟如何, 对此作如下考察分析。

1. 资本有机构成相关数据

固定资本存量受到折旧率与各年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影响。 关于固定资本投资额, 本文参

考雷辉的相关计算, 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 选定 1978 年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数据

6254. 4 亿元; 关于折旧率, 参考张军与雷辉的研究, 将折旧率定为 9. 732%[49-50] 。 由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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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各年固定资本投资额都是根据当年价格计算的, 没有可比性, 需要用固定资本平减指

数将价格变动因素剔除, 折算成以基期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实际值。 根据 《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 和 2020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等统计资料的相关

数据, 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 1978—2019 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平减指数。 根据 《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 1952—2004) 》 中公布的 1978—2004 年固定资本形成指数

(1978 年价格), 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固定资本隐含平减指数:
某年固定资本隐含平减指数(1978 = 100)
= 某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
某年固定资本形成指数(1978 = 100)∗1978 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

(8)

　 　 2005—2019 年的不变价格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则利用 2020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 1990
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求出以 1978 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

关于流动资本数据, 1978 年的流动资本量根据其固定资本存量乘以 0. 452[50] 之后, 各

年由存货价格指数平减的存货增加量累加计算。 1978—2004 年存货价格指数来自 《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 》, 而 2005—2019 年存货价格指数则根据 2020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 1978 年不变价格的原材料、 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换算得出。
可变资本可以用各年的货币工资总额近似替代, 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年价格的

货币工资总额以剔除价格变动因素。 根据 2020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指标解释, 货币工资

总额是一定期限内本单位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所有报酬总额, 也就是企业购买劳动力的支

出, 即可变资本。 其中, 1978—1995 年货币工资总额根据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的全国职工人数和平均货币工资计算得出, 1996—2019 年的数据则来源于 2020 年 《中国

统计年鉴》。
以上各项数据详见表 1。
2.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趋势

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 通过

1978—2019 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呈现波动式上升, 1978—1995 年呈现波动

式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 1995 年以后资本有机构成整体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 2005—2019
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 这主要是近些年的迅速增长与我国当前所处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

关, 数字经济时代, 信息要素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通过网络和信

息技术的有效应用,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 实现价值增值与效率的提

升, 同时信息行业中, 从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

工资水平, 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度, 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呈现波动式下降,
但是自 1978 年以来我国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水平上呈现出上升的变化。

图 1 中 OCC1 =C1 / V1, OCC= (C1 +C2 ) / (V1 +V2 ), OCC1 表示不受信息技术影响的资

本有机构成, OCC 表示受信息技术影响的资本有机构成。 比较 OCC1 与 OCC, 发现 OCC1 与

OCC 的整体趋势是相同的, 但是添加了信息技术后的资本有机构成 OCC 小于未考虑该技术

的资本有机构 OCC1。 这主要是因为从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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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978—2019 年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相关数值 亿元, 百万人

年份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信息资本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就业数量 信息行业就业

1978 6254. 40 2826. 99 9081. 39 584. 19 401. 52
1979 6663. 97 3128. 25 9792. 23 653. 39 410. 24
1980 7084. 09 3389. 69 10473. 78 726. 79 423. 61
1981 7433. 70 3662. 08 11095. 78 752. 74 437. 25
1982 7921. 49 3918. 35 11839. 84 786. 91 452. 95
1983 8470. 02 4196. 51 12666. 53 815. 03 464. 36
1984 9148. 48 4515. 10 13663. 58 965. 88 481. 97
1985 9885. 51 5144. 99 15030. 49 1057. 15 498. 73
1986 10761. 63 5760. 89 16522. 52 1185. 46 512. 82
1987 11847. 50 6220. 84 18068. 34 1234. 26 527. 83
1988 12337. 14 6827. 63 19164. 77 1261. 18 543. 34
1989 12771. 82 7876. 12 20647. 94 1213. 08 553. 29
1990 13385. 87 8851. 36 22237. 23 1355. 24 647. 49
1991 13830. 45 9722. 32 23552. 77 1455. 15 654. 91
1992 14360. 17 10389. 60 24749. 77 1582. 52 661. 52
1993 14726. 50 11210. 40 25936. 90 1701. 43 668. 08
1994 17171. 87 12119. 96 29291. 83 1832. 10 674. 55
1995 20382. 55 13294. 32 33676. 86 1921. 74 680. 65
1996 24027. 48 14446. 48 38473. 96 1978. 90 689. 5
1997 28095. 75 15535. 40 43631. 16 1992. 61 698. 2
1998 33084. 48 16344. 35 49428. 83 1991. 69 706. 37
1999 38102. 06 16972. 11 55074. 17 2148. 03 713. 94
2000 42932. 73 17281. 58 60214. 31 2298. 51 720. 85
2001 48665. 11 17912. 38 66577. 49 2543. 32 727. 97
2002 55399. 68 18508. 52 73908. 20 2870. 57 732. 8
2003 62864. 64 19262. 75 440. 14 82567. 52 3197. 66 737. 36 1. 17
2004 69772. 74 20434. 67 415. 92 90623. 32 3557. 15 742. 64 1. 24
2005 80247. 26 23180. 92 390. 71 103818. 89 4100. 00 746. 47 1. 30
2006 92041. 85 26091. 99 456. 49 118590. 33 4751. 72 749. 78 1. 38
2007 103923. 98 29130. 81 432. 79 133487. 59 5523. 14 753. 21 1. 50
2008 112900. 31 32488. 54 464. 82 145853. 67 6262. 56 755. 64 1. 59
2009 138019. 85 35581. 97 570. 03 174171. 85 7214. 94 758. 28 1. 74
2010 158765. 08 38972. 85 521. 75 198259. 68 8202. 31 761. 05 1. 86
2011 177119. 90 42671. 91 433. 61 220225. 42 9880. 47 761. 96 2. 13
2012 205138. 56 46304. 65 530. 93 251974. 14 11379. 04 762. 54 2. 23
2013 236549. 53 49865. 22 606. 66 287021. 41 14554. 94 763. 01 3. 27
2014 267671. 47 53347. 77 804. 18 321823. 42 15750. 18 763. 49 3. 36
2015 303850. 16 56617. 73 1100. 31 361568. 20 16904. 29 763. 2 3. 50
2016 338071. 47 59822. 34 1267. 90 399161. 71 17749. 42 762. 45 3. 64
2017 354378. 54 63286. 36 1325. 52 418990. 42 18879. 23 760. 58 3. 95
2018 374319. 78 66892. 77 1308. 03 442520. 59 20142. 37 757. 82 4. 24
2019 403373. 20 70473. 82 1384. 65 475231. 67 21367. 69 754. 47 4. 55

　 　 注: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信息资本、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均按照 1978 年价格计算。

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 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度, 所以 OCC 小于 OCC1。
信息技术确实对我国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 并且是当前影响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关键

因素。
由图 1 分析得知信息要素对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 那么信息技术的进步是如何影响资

·21·



刘冠军, 等: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图 1　 1978—2019 年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演变

本有机构成的呢? 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

成。 劳动生产率、 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之间存在联系, 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一

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使资本技术构成提高,
此时二者的变动是同一方向的; 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节约生产资料, 那么会对资本

技术构成的提高起到反作用。 下面来具体研究劳动生产率 (LP)、 资本技术构成 (TCC) 与

资本价值构成 (VCC) 之间的关系。

图 2　 1978—2019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三大构成的变化

　 　 数据来源: 劳动生产率来自 2020 年 《中国统计年鉴》, 采用人均 GDP 增长率表示 (1978
年= 1)。

由图 2 可以看到, 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逐年上升, 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呈现波

动式变化, 且在 2000 年之后呈下降趋势。 这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存在差异, 马克思

认为资本价值构成必然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提高, 但只是以较小的程度随之提高。 由

图 2 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趋势, 可是上升幅度小于资本技术构成, 且

2006 年之后增长幅度差距增大, 这进一步说明信息行业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从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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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 使得可变资本增长幅

度大于不变资本的速度, 资本的价值构成呈现下降趋势。

五、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新变化

本文主要采用省级收入法 GDP、 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中劳动报酬数据, 从全国总

体和具体的第一、 二、 三产业两个层面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详细了解我

国当前劳动报酬占比现状。
1. 全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总体变化

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中, 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应是 “资三劳七”。 戈林 ( Gollin) 研究发

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一般在 55%—65%之

间[31] ; 王振中甚至认为 “在过去近百年的进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 也无论技术发生了

多快的变化, 在分配中劳动所得始终都占大头”, 一般在 60%—70%以上[54] 。
图 3 反映了我国 2000—2019 年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 分别采用投入产出表、 资金流量

表与收入法 GDP 三种数据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趋势进行分析, 虽然具体数值存在差异, 但

是整体趋势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 U” 型变化。 我国 2020 年劳动报酬占比为 52. 1%, 因

此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虽然目前呈上升趋势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图 3　 2000—2019 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得到。

“卡尔多理论” 告诉我们, 要素分配份额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常数是平衡增长的典型事

实[28-30] 。 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 “ U” 型变化, 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两要素投入占比存在

问题, 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劳动与资本占比的变化。
图 4 为我国 2001—2017 年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收入占 GDP 比重的变化, 劳动报酬占比

与资本收入占比呈现反向相关关系,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期, 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侵占。
2. 不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具体变化

劳动报酬占比是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内部收入分配水平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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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1—2017 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与资本收入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注: 资本收入占比为固定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占比之和。

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所以人们在关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时不仅要关注总体劳动

收入分配变化同时也要关注产业结构与内部劳动报酬占比变动。
图 5 利用省际收入法 GDP 计算了我国 2002—2017 年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 三

大产业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 且第三产业呈现较明显的上升; 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明

显高于第二、 三产业。 由于这一明显的差距, 在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 三产业转移过

程中, 全国劳动报酬占比会随之下降。 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远高于其他产业是因为受到我

国第一产业收入的核算方法的影响。 该核算方法会高估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①。

图 5　 我国一、 二、 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要解释一个经济中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 除了测算各产业部门的要素分配份额还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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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规定: “对于个体经济来说, 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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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业增加值份额进行测算。 图 6 反映了我国 2001—2020 年不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可

以看到第一产业 2001—2011 年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自 2011 年起下降趋势明显, 只

有第三产业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结合图 3—6, 可以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发生变化的部

分原因: 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 另一方面在我国整体劳动报

酬下降时期, 我国第一、 第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同样处于下降阶段, 且第三产业处于较稳定

时期。

图 6　 2001—2020 年产业结构的演变

　 　 数据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六、 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影响劳动者报酬比重的要素很多, 前面从产业内部劳动报酬占比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对我

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进行分析, 但是并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 在影响劳动者报酬比重的诸多

要素中,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劳动报酬占比颇为重要的因

素, 因此接下来将重点分析资本三大构成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
将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者报酬比重进行比较, 可以从图 7 看出, 我国资本三大构成对劳

动者报酬比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劳动者报酬比重

下降, 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定阶段,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资本有机构成下降, 劳动者报

酬比重上升, 二者呈反方向变化。
表 2 展示了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 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性; 而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性,
下面具体分析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如何影响劳动报酬占比。

1. 资本技术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资本技术构成就业数量、 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联系, 我国当前处于产业

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 信息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就业数量以及质量提出新

的要求, 高质量的劳动者将获得高额的报酬而低质量的劳动者可能会挤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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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78—2017 年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比较

表 2　 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TCC VCC OCC LS
(收入法)

就业数量
(万人) LP 城镇工资

(亿元)
TCC 1　 　 -0. 803∗∗ -0. 853∗∗ 0. 739∗∗ 0. 695∗∗ 0. 995∗∗ 0. 997∗
VCC -0. 803∗∗ 1 0. 945∗∗ -0. 541∗ -0. 840∗∗ -0. 832∗ -0. 816∗∗
OCC -0. 853∗∗ 0. 945∗∗ 1 -0. 592∗∗ -0. 708∗∗ -0. 873∗∗ -0. 873∗∗
LS (收入法) 0. 739∗∗ -0. 541∗ -0. 592∗∗ 1 0. 403 0. 689∗∗ 0. 754∗∗
就业数量 (万人) 0. 695∗∗ -0. 840∗∗ -0. 708∗∗ 0. 403 1 0. 662∗∗ 0. 598∗∗
LP 0. 995∗∗ -0. 832∗ -0. 873∗∗ 0. 689∗∗ 0. 662∗∗ 1 0. 992∗∗
城镇工资 (亿元) 0. 997∗ -0. 816∗∗ -0. 873∗∗ 0. 754∗∗ 0. 598∗∗ 0. 992∗∗ 1

　 　 注:∗∗ 

在
 0. 01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在
 0. 05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拿到最低工资水平, 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资本技术构成对不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表 3　 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一)

变量 LS (收入法) 第一产业 LS 第二产业 LS 第三产业 LS
资本技术构成 0. 792∗∗ 0. 811∗∗ 0. 850∗∗ 0. 916∗∗
就业数量 (万人) 0. 874∗∗ 0. 975∗∗ 0. 743∗∗ 0. 814∗∗
总体 LP 0. 795∗∗ 0. 855∗∗ 0. 881∗∗ 0. 902∗∗
第一产业就业数量 (万人) -0. 329∗ -0. 861∗∗ -0. 898∗∗ -0. 868∗∗
第一产业 LP 0. 793∗∗ 0. 801∗∗ 0. 858∗∗ 0. 902∗∗
第二产业就业数量 (万人) 0. 882∗∗ 0. 905∗∗ 0. 914∗∗ 0. 780∗∗
第二产业 LP 0. 816∗∗ 0. 890∗∗ 0. 874∗∗ 0. 901∗∗
第三产业就业数量 (万人) 0. 917∗∗ 0. 864∗∗ 0. 822∗∗ 0. 911∗∗
第三产业 LP 0. 804∗∗ 0. 857∗∗ 0. 883∗∗ 0. 902∗∗

　 　 注:∗∗ 

在
 0. 01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在
 0. 05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表 3 显示我国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影响程度第

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 就业数量上, 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与劳动报

酬占比呈现显著反向关系, 第一产业就业数量的增加会使得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第

一产业工资水平较低, 第一产业就业数量上升会使得二、 三产业劳动数量减少, 从而使得第

二、 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最终使得总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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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4 可以看到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 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意味着我国三大

产业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 资本技术构成与第一产业就业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 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 这也进一步解释了第一产

业就业数量的增加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下降, 从而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表 4　 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二)

变量 总就业 LP 一产就业 一产 LP 二产就业 二产 LP 三产就业数 三产 LP
TCC 0. 695∗∗ 0. 995∗∗ -0. 976∗∗ 0. 998∗∗ 0. 746∗∗ 0. 989∗∗ 0. 991∗∗ 0. 994∗∗
就业数量 1 0. 662∗∗ -0. 758∗∗ 0. 594∗∗ 0. 934∗∗ 0. 673∗∗ 0. 704∗∗ 0. 664∗∗
总体 LP 0. 662∗∗ 1 -0. 985∗∗ 0. 992∗∗ 0. 763∗∗ 0. 998∗∗ 0. 991∗∗ 1. 000∗∗
第一产业就业数量 -0. 758∗∗ -0. 985∗∗ 1 -0. 969∗∗ -0. 850∗∗ -0. 982∗∗ -0. 987∗∗ -0. 985∗∗
第一产业 LP 0. 594∗∗ 0. 992∗∗ -0. 969∗∗ 1 0. 711∗∗ 0. 986∗∗ 0. 980∗∗ 0. 992∗∗
第二产业就业数量 0. 934∗∗ 0. 763∗∗ -0. 850∗∗ 0. 711∗∗ 1 0. 763∗∗ 0. 769∗∗ 0. 765∗∗
第二产业 LP 0. 673∗∗ 0. 998∗∗ -0. 982∗∗ 0. 986∗∗ 0. 763∗∗ 1 0. 989∗∗ 0. 998∗∗
第三产业就业数量 0. 704∗∗ 0. 991∗∗ -0. 987∗∗ 0. 980∗∗ 0. 769∗∗ 0. 989∗∗ 1 0. 990∗∗

　 　 注:∗∗ 

在
 0. 01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在
 0. 05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就业数量单位万人。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 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同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却逐年下降, 这

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节约活劳动而提高, 引用生产设备来代替传统的劳动

力, 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
第二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使用劳动生产率逐年上升的同时就业人

数也在逐年上升, 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远远高于第一、 第二产业, 科技进步带来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 相较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者, 均使得资本技术构成提

高, 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2. 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根据表 2 可知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者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在分析资本价

值构成对不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时, 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产业的工资水平对劳动报

酬占比的影响。
表 5　 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LS (收入法) 一产 LS 二产 LS 三产 LS
VCC -0. 674∗∗ -0. 818∗∗ -0. 807∗∗ -0. 817∗∗
LS (收入法) 1 0. 325 0. 263 0. 682∗∗
一产 LS 0. 325 1 0. 682∗∗ 0. 833∗∗
二产 LS 0. 263 0. 682∗∗ 1 0. 647∗∗
三产 LS 0. 682∗∗ 0. 833∗∗ 0. 647∗∗ 1
城镇单位工资 (亿元) 0. 754∗∗ 0. 765∗∗ 0. 826∗∗ 0. 898∗∗
一产工资 (亿元) 0. 661∗∗ 0. 883∗∗ 0. 875∗∗ 0. 908∗∗
二产工资 (亿元) 0. 745∗∗ 0. 754∗∗ 0. 812∗∗ 0. 885∗∗
三产工资 (亿元) 0. 752∗∗ 0. 773∗∗ 0. 834∗∗ 0. 906∗∗

　 　 注:∗∗ 

在
 0. 01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在
 0. 05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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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 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呈现显著负相关, 且第一产业与第三

产业受到资本价值构成负向的影响要高于第二产业,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当资本价值构成的组成部分工资出现较大波动时, 第一产业与第三产

业的劳动报酬占比会受到较大影响。 城镇单位工资水平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最大, 这主要是我国当前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 信息化智能化行业, 第三产业劳动者拥有较高的素质水平, 他们所获得的报酬高于其

他产业。
3. 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前面已经分别分析了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

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可知, 资本有机构成既体现了资本价值构成又体现了资本技术构成的

变化, 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包含了前面所分析的各个因素。 由于我国资

本有机构成在当今时代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 因此本部分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来探究资本有

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表 6 显示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负相关性, 这意味着想要提高我国劳动

报酬占比需要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水平, 即不断地增加可变资本的比重, 减少不变资本的比

重。 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出现了波动式下降趋势, 这将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

占比。 经济增长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经济的增长情况

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第二和第一产业, 且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低于

其他产业, 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表 6　 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LS

(收入法)
一产
LS

二产
LS

三产
LS

GDP
(亿元)

一产 GDP
(亿元)

二产 GDP
(亿元)

三产 GDP
(亿元)

资本有机构成 -0. 685∗∗ -0. 685∗∗ -0. 739∗∗ -0. 748∗∗ 0. 433∗∗ 0. 535∗∗ 0. 468∗∗ 0. 388∗
LS (收入法) 1 0. 325 0. 263 0. 682∗∗ 0. 790∗∗ 0. 833∗∗ 0. 788∗∗ 0. 778∗∗
一产 LS 0. 325 1 0. 682∗∗ 0. 833∗∗ 0. 849∗∗ 0. 860∗∗ 0. 880∗∗ 0. 816∗∗
二产 LS 0. 263 0. 682∗∗ 1 0. 647∗∗ 0. 878∗∗ 0. 878∗∗ 0. 888∗∗ 0. 864∗∗
三产 LS 0. 682∗∗ 0. 833∗∗ 0. 647∗∗ 1 0. 903∗∗ 0. 895∗∗ 0. 889∗∗ 0. 911∗∗
就业数量 (万人) 0. 874∗∗ 0. 975∗∗ 0. 743∗∗ 0. 814∗∗ 0. 618∗∗ 0. 706∗∗ 0. 650∗∗ 0. 576∗∗
人均 GDP (元) 0. 795∗∗ 0. 855∗∗ 0. 881∗∗ 0. 902∗∗ 1. 000∗∗ 0. 991∗∗ 0. 998∗∗ 0. 995∗∗
城镇工资 (亿元) 0. 754∗∗ 0. 765∗∗ 0. 826∗∗ 0. 898∗∗ 0. 994∗∗ 0. 984∗∗ 0. 981∗∗ 0. 996∗∗
GDP (亿元) 0. 790∗∗ 0. 849∗∗ 0. 878∗∗ 0. 903∗∗ 1 0. 989∗∗ 0. 996∗∗ 0. 997∗∗

　 　 注:∗∗ 

在
 0. 01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在
 0. 05 

级别 (双尾) 检验中相关性显著。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构建资本三大构成模型, 据此分析数字经济时代资本

三大构成的变化趋势以及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 进而在对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

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者报酬

占比的影响, 得出如下结论并据此探寻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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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结论

第一, 关于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的变化趋势: 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在当前信息化时

代整体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新趋势。 1978—1995 年呈现波动式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 1995
年以后资本有机构成整体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 2005—2019 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 我国

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逐年上升, 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呈现波动式变化, 2000 年之后呈

下降趋势; 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趋势, 其上升幅度小于资本技术构成, 且 2006 年之后增

长差距增大, 这进一步说明信息行业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从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 可变资本增长幅度大于不变资本的速度。
第二, 关于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整体趋势均呈现先下

降后上升的 “U” 型变化, 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劳动报酬占比已经越过了 “U” 型曲线的

下降阶段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可是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三大产业整体也呈现波动式上升趋

势, 且第三产业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另外, 虽然第一产业在近些年出现下降变化, 可是

该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依旧远高于第二、 三产业。
第三, 关于资本三大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首先, 我国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

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影响程度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

业; 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产

率水平的提高, 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其次, 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

占比的关系呈现显著负相关, 而城镇单位工资水平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同时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受到资本价值构成的负向影响要高于第二

产业。 最后, 资本有机构成与我国整体以及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经济的

增长情况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 且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有机构成大

的影响低于其他产业。
2. 对策性建议

想要实现稳步提升劳动报酬占比, 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本文从资本

三大构成变化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角度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第一, 依据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征, 在提高我国三大产

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需结合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 一是加快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切实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通过信息技术和数

字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信息技术升级换代、 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和

生产率水平提高, 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

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 因此, 依靠推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应用提高我国劳动

生产率, 使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节约活劳动而提高。 通过引用生产设备来代

替传统的劳动力, 减少第一产业就业数量, 从而为第二、 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

量。 二是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点, 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 第二产业作为资本密

集型产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使用劳动生产率逐年上升的同时就业人数也在逐年上升, 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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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远远高于第一、 二产业, 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相较于第二

产业, 第三产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者, 均使得资本技术构成提高, 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因此, 第三产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 且受数字经济、 智能经济的影响最大, 要促进

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从而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扩大就业容量, 提升就业质

量, 促进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增加劳动报酬获得机会。
第二, 根据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征, 增加可变资本比

重,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形成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

构。 研究发现, 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一方面, 由

于第一与第三产业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因此当资本价值构成的组成

部分即工资出现较大波动时, 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会受到较大影响。 另一方

面, 由于我国当前为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 大力推进公共服

务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创新和全面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在加快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

步伐的过程中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和信息化智能化行业, 致使第三产业劳动者拥有越来越高的技能和素质水平, 他们所获

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其他产业, 因此工资水平的变动对第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最大。 综

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 扩大第三产业劳动者就业数量, 同时提高第一产业劳动者工资水平才

能有效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第三, 根据资本有机结构及变化趋势和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点, 探索 “物质生产

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 ‘双重’ 所有制结构变革” [52] , 推动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劳动”
的转型升级, 加大相关制度改革力度以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 在马克思看来, “分配

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

身是生产的产物, 不仅就对象说来如此, 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 就对象说, 能分配的只是

生产的成果, 就形式说, 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

式” [55] 。 而资本有机结构及其变化所反映的正是马克思据此而构建的 “资本—劳动” 二元

对立统一模型[52] 在中国当代数字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基本构成及其变

化。 这一模型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表现出强二元对立性, 而在当代中国理应突出其二元统一

性, 这才是和谐劳资关系的实质所在。 但应看到, 中国当代资本有机结构变化的真实状况和

趋势, 并未真正体现出这一模型的二元统一性, 因此将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 和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同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并且作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6] 的重要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要将其落在实

处就必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首先需突破仅从 “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的分配关系

和分配方式本身来探索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深入到作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本身 “背面”
的且对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的深层经济结构, 首当其冲的是应深入到与可变资本相对的

不变资本来探寻解决路径, 探索 “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 ‘双重’ 所有制结构变

革”; 其次, 需依据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新趋势, 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劳动” 的转

型升级, 改革和完善现有工资制度和绩效奖励制度以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 保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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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迅速发展, 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并且进入了资本有机构成缓慢下降的阶段, 此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提高

劳动者报酬, 完善现有工资制度和绩效奖励制度,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 坚持多劳多

得, 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

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这既是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最直接方式, 也是坚持按劳分配为

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此基础上, 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

度, 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 探索通过土地、 资本等要素使用权、 收益权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完善再分配机制, 加大税

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发挥第三次

分配的作用, 发展慈善事业, 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第四, 综合研判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本三大构成即技术构成、 价值

构成和有机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促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 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劳动报酬促进共同

富裕。 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有效推动 “真正的学习型社会” 建设步伐, 使每个劳动者

都成为 “人人有知识、 个个有技能” 的高素质劳动者[57] , 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因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 “学习型社会” 建设使劳动者素质提升, 在经济学意

义上的实质, 就是 “提升劳动者价值创造能力” 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能力, 乃至提升其 “无

人化” 剩余价值生产能力[52] , 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就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尽可能地实现劳

动者由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 只有如此才能让劳动者不仅具有获得自身劳动力商

品价值的能力, 而且具有获得自身劳动力资本价值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 大数

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使得生产数字化、 智能化, 逐渐取代传统的农业、 手工业

和制造业, 就业问题未来将会表现为就业岗位与劳动者技能不匹配的矛盾。 为了满足新的岗

位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 应该针对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进行 “专业” 的培训, 同时对被人

工智能所取代的行业中的劳动者进行扶持, 帮助其学习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技能, 实现劳动

者素质和技能提升以提升其劳动力商品质量, 这是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基本路径。 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和推进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 职业技能培训很重要, 而

推动 “真正的学习型社会” 建设更重要, 两方面结合才能使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向劳动

力资本的转化, 使其具有获得超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劳动力资本价值的能力, 这是切实提升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核心, 也是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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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productivity have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 when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novation driven as the strategic support has gradually risen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technolog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steady rising trend, while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organic and  capital value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decline.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has been in a low-level, stable and slow growth state in the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for a long time.  Thus,  how to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of capital and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hanges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capital 

on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foun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s affected b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quantity, and 

then affects the ratio of labor remun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value composition on labor 

remuneration ratio is closely related to wage level.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tio of labor compensation 

is also observed when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changes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precise differentiated employment polic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while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Meanwhile, it is essential to form an olive typ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ith a large 

middle and small ends, which expends the medium income group specific weight and increases the 

remuneration for the low income group.  Moreover, it needs to explore the “dual”  ownership 

structure change of material and mental production material, combined with the change of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to rationally distribute the two eleme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The promotion of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increment of investment in affordable 

human capital can support mutual enrichment in economicall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three major components of capital; labor compensation ratio; digital economy;
collective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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